
书
画
绘

花
鸟
世
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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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
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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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会
主
席
李
多
木
和
他
的
花
鸟
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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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大
的
工
会
主
席
办
公
室
里
，
有
一

架
满
满
的
书。

一

边
放
着
“
领
导
艺
术，”
“
工
业
管

理
”
“
企
业
手
册
”
。

一
边
放
着
“
中
国
画
研
究
”
“
美
术”

“
花
鸟
画
技
法
”
。

不
用
看
画
，
就
知
道
主
人
的
职
业
及

业
余
对
艺
术
事
业
执
着
的
追
求，
几
十
年

来
充
盈
着
他
整
个
思
想
的
就
是
这
艺
术

世
界
。

李
多
木
，1
9
41
年
出
生
在
水
簇
花
红

的
蜀
国
沱
江
畔
资
中
县
里，
得
先
贤
之
精

英
，
钟
山
水
之
灵
秀，
父
亲
是
书
法
家，
还
精
于
微
雕，
自
幼
就

受
家
庭
艺
术
氛
围
的
薰
陶
与
书
画
艺
术
结
下
了
不
解
之
缘，
后

又
就
读
于
泸
州
再
到
陕
南
工
作
廿
多
年，
巴
山
蜀
水
的
浸
淫
长

江
文
化
的
影
响，
再
加
上
多
木
年
轻
时
曾
画
过
大
量
的
扎
实
的

花
草
白
描，
不
厌
其
烦
脚
踏
实
地
下
了
十
几
年
的
基
本
功。

由
于
有
了
厚
实
的
基
本
功
和
生
活
的
营
养，
他
的
花
鸟
画

创
作
源
泉
从
来
没
有
枯
竭
之
虞
，
看
多
木
画
花
鸟，
是
一

种
高
级

精
神
享
受，
他
从
从
容
容，
一

叶
一

花
一

鸟一

草
信
手
拈
来
自
然

而
新
鲜
，
同
一

类
型
的
题
材
他
可
以
常
画
常
新，
同
一

类
型
的
花

在
他
的
笔
下
可
以
千
姿
百
态
绝
不
重
复，
这
次
展
览
展
出
的
牡

丹
系
列，
就
可
以
看
到
他
这
方
面
的
突
出
能
力
及
对
生
活
的
观

察、
感
悟、
孕
育、
积
累
。

多
木
笔
下
那
些
娇
美
的
牡
丹、
浓
艳
的
美
人
蕉、
清
香
的
腊

梅、
金
黄
的
枇
杷、
傲
霜
的
秋
菊、
挺
劲
的
翠
竹、
幽
雅
的
兰
草
，
无

不
展
示
出
生
命
的
蓬
勃
之
美
！
精
心
结
构
的
形
式
之
美
！
熟
练
精

到
的
笔
墨
之
美
！

纵
观
多
木
的
作
品，
可
发
现
他
蘸
墨
蘸
色
放
胆
挥
写
各
种
花

卉
的
本
领
很
强，
有
许
多
独
到
之
处。

设
色
明
快
艳
丽
既
来
源
于

自
然
又
有
统
调
的
艺
术
处
理
，
寓
色
的
对
比
于
整
体
之
中，
无
论
花

头
枝
叶
或
一

鸟
一

虫
一，
草
行
笔
流
畅，
一

招
一

式
前
呼
后
应，
一

气

呵
成
而
又
笔
笔
清
爽。

前
后
左
右
干
湿
浓
淡
来
龙
去
脉
交
代
得
干

干
净
净
清
清
楚
楚，
用
笔
的
抑
扬
顿
挫
快
慢
疾
徐
都
可
在
他
的
画

面
上
慢
慢
读
出
来，
显
示
了
他
深
厚
的
笔
墨
功
力。

多
木
待
人
内
向
而
热
情，

率
真
自
然
无
丝
毫
做
作
气，
真

乃
画
如
其
人
，
加
上
他
始
终
保

持
着
在
基
层
中
与
生
活
和
自

然
的
密
切
联
系
密
切
观
照，
正

是
在
这
种
密
切
的
联
系
观
照

中
不
断
得
到
新
的
刺
激
和
感

受，
不
断
的
激
发
着
他
的
创
作

热
情，
记
得
有
几
年
在
基
层
中

举
办
的
笔
会
上，
我
看
到
他
一

连
挥
毫
几
个
小
时
无
倦
意，
赠

送
给
人
家
的
十
数
幅
作
品
幅

幅
不
重
样，
幅
幅
有
看
头，
如

此
炽
热
旺
盛
的
创
作
热
情，
如

此
彻
底
的
服
务
精
神，
无
不
显

示
了
多
木
作
为
一

个
花
鸟
画

家
的
才
气、
灵
气、
大
气。

这

是
某
些
号
称

“
画
家”
所
无

法
匹
比
的
！
也
是
举
世
滔
滔

都
在
做
生
意
，
红
尘
滚
滚
无

处
不
言
钱
的
时
代
所
极
为
难

能
可
贵
的
！

靓色 柳影 摄

文史觅 踪

有关 香 港 地 名 的 传 说
文/金 瑞 麟

随着1997年7月 1日 的 临近 ，香港 回 归祖国 已 是指 日 可待了 。然殊不
知，这一世界名 港 ，金融 中 心 ，围 绕 “香港 ”这一地名 ，还有好几个动
人传说哩 。

其一 是传说在很久 以 前 ，在 “香港仔”的附近 有个村庄 ，叫 “香港
村”，也 叫 “香村”。这 里生 产 的 佛香驰 名 中 国 内地 ，甚至进 贡皇帝 。
但有 一年 ，村民拒绝进 贡佛香 。皇 帝勃然 大 怒 ，便下令捉拿 香港村的 头
人。村子 里 的人闻讯 ，都吓得远逃他 乡 ，从此那 里 再也见不 到佛香 了 。

其二是传说香港取名 于一个香 炉 ，它存放在海湾堤坝边 的一座寺庙
里。于是人们便把发现香炉 的地方称作 “香港”或 “仁香炉 港”。

其三是传说香港取名 于一个 叫
做香姑的女人 。这女人是一海盗首
领的 妻子 。其夫死后 ；她取而代之
当了 首领 。后来迁居到现在叫 做 香
港的 岛上。“香港”，则意味着 是
“ 香姑的港”。

还有 一 种 传说 是说 ，香 港 取 名
于薄扶标道旁边的 一条大江 。这条
江的水清澈甘甜 ，非常好喝 。老百姓
经常到江边挑水 ，这条 江 曾经叫 “香
江”，“香港 ”便是香江之“港 ”之意 。

综述 上 述 种 种 传说 ，虽 各 有 其
理，但 不 管 是 “佛 香”、
“ 香 炉”，还 是 “香 姑”，
“ 香 江”，都 离 不 开 一 个
“ 香 ”字 。而 笔 者 还 认
为，上述传说之 中 ，似
乎第 四 个 传 说 比 较 可
信，因 为珠江在 此分 流
极多 ，在有 的 地段确 实
叫过 “香 江”，就连 与
香港 隔 海 湾 相 望 的 珠
海，过 去 还 叫 过 “香
洲”哩 。现在 虽改名 为

“珠 海”，但老城区仍
叫“香洲区”。 关清　李 中 强

人物专访

蔫怪 郭 伯 一 和 “伯 一 沥 书 ”

文/邹 绍 信

前些年 ，商 洛 剧 团 的 花鼓戏 在
全国 走红 ，每每在商洛演 出 ，那些戏
迷朋 友 总 缠 我 去 买 戏 票 。一 来 二
去，又 交 了 几位新哥们 。舞美 设计
师郭伯一便是其中 的一位 。

伯一幼时 ，家境贫 ，16岁 初中毕
业，缀学 为农 。任伯 一班主任 的贾
老师 （贾平凹之父），惜伯一有 灵气 ，
便从棣花行百 多 里至商州 当 说客 。
商洛 剧 团 副 团 长 曾 是他 的学 生 ，学
生当 了 官 ，老 师 的 面 子 还 是 要 给
的。于 是 ，答 应让伯 一来剧 团 学 道
具制 做 兼 舞 美 设 计 。这 一 重 大转
折，使伯 一从 此便迷 醉 于缪斯艺术
之神 ，陷 得很 深 沉。30多 个 春秋的
艺术追 求和 勤 奋 ，伯 一 设 计 了 在全
国有 影 响 的 商 洛 花 鼓 戏 《屠 夫 状
元》、《六斤 县长 》等40多台戏 曲 的舞
台美术 ，先后获得陕西省文化厅 、省
剧协 、省 美 协 的 多 次 奖 励 。成 为 陕

西省 颇 有 建 树 的 舞 台 美 术 家 之

记得 大 前 年 秋 天 一 个 下 午 ，
伯一 笑 咪 咪 来 我 家 闲 谈 ，说 他 回
夜村 用 沥 青补 漏 屋 时 ，倏 然 发 现
散落 在 屋 顶 上 那一道 道 、一 滴 滴
流光 闪 烁 ，浑 实 园 润 的 沥 青 线 、
点所 组 成 的 自 然 画 面 ，很 是 美
妙。如 果 用 沥 青 作 出 那 样 天 然 画
面的 书 法 来 一 定 很 漂 亮 ，因 我 对
书法 无 甚 爱 好 。只 是 随 耳 听 听 而
已。谁 知 三 个 月 后 ，伯 一 拿 了 一
幅沥 青 书 法 说 送 我 赏 玩 ，我被 他
的沥 书 惊呆 了 ，好你个 蔫蔫 怪 郭
伯一 ！原 来 三 个 月 前 和 闲 谈 时就
已颖 悟 到 沥 青 书 法 是 一 块 未 被开
恳的 处 女 地 了 。难 怪 这 蔫 怪 三 个
月都 没 来 我 家 闲 谈 了 ，他 竟 醉 身
入艰 苦 的 沥 书 试验 之 中 ，且 有 了
重大 的 成 果 。为 堪 称 世 界 一 绝 的

中国 书 法 增 添
了一 朵 新 异 的
奇葩 。我 真 服
了这 个 蔫 蔫
怪！

后来 ，我
经常 去 看 伯 一
作沥 书 。他 不
用笔 墨 ，以 汉
字为 截 体 ，靠
手之 功 力 ，将
那以 沥 青 为 主
原料 半 流 体 的
有机 混 合 物 ，
滴流 成 书 ，其
形质 神 采 ，光
泽如 漆 ，丰 肌

融理 ，浑 厚 园 润 ，呈 现 出 浮雕
模型 艺 术 的 主 体 美 ，中 国 书 法
的苍 劲 美 。从 商 洛 山 到 省 内
外，一 传 十 ，十 传 百 ，求 字 索
书的 人 络绎 不绝 ，特别 是
1991年 ，其 沥 书 作品 首 次
在陕西 美 术家 画 廊展 出 和
1992年 受 陕西 电 视台 ，中
央电 视 台 邀请 分别 在 《陕
西百 奇》、《综 艺大观 》
特别 节 目 中 现场 直播表演
后，伯 一 沥 书 一 下子轰动
全国 ，波 及 海 外 ，成 了 继
贾平 凹 之 后 商 洛 山 人 又 一
张“名 片”。现 在 商 洛 人
外出 办大事 ，只 要 带 上 贾
平凹 签 名 的 书 或带 上 伯 一
的沥 书 ，那就顺势 多 了 。

伯一参 加 《综 艺 大
观》回 商 州 来 我家 ，一进
门便拍击 着他那 木 鱼 似 的
额颅 ，说，“把 他 家 的 ，
一耍 ，给 耍 大 咧！”又 急
切问 我 看 没 看 他现场 表 演
直播？他 的 形 象 如何？我
说看 了 ，形 象 很 自 然 ，很
美，有 风 度 ，不 像 个 山 里 人 ，
就是 说 的 是 商 州 土 话 ，怕 全
国有 很 多 观 众 听 不 懂 。我 建
议他 跟 他 儿 子 学 学 普 通 话 ，
做两 身 西 装 以 便 今 后 ，他 点
点头 ，却 又 说 他 怕 学 不好还 会
洒了 醋 ，穿 西装 会 别 扭 的 作 不
好字 。后 来 他 说 这 次 表 演 有 点
遗憾 ，倪 萍 小 姐 给 他 主 持 节
目，还 和 她 握 手 ，当 同 倪 萍小
姐握 着 手 合 影 时 ，十 几 架 带 闪

光的 照 相 机 噼 里 啪 啦 了 四 五 分
钟，可 是 没 收 到 一 张 照 片 ，那些
摄影 记 者 相 机 里 肯 定 没 装 胶 卷哄
咱山 里 人 。我 笑 了 ，说你这 蔫蔫
怪，参 加 中 央 电 视 台 的 《综 艺 大
观》现 场 表 演 直 播 已 经 是很 风 光
的了 ，还 留 下 了 一 手 倪 萍 小 姐 的
香气 ，别 说 咱 商 州 ，就 是 陕 西
省、就 是 全 国 又 能 有 几 人 ，你 已
为咱 商 洛 ，陕 西 人 争 了 大 光 了 。
他想 了 想 说 ，他 要 下 功 夫 改 进 沥

书工 具 ，提 高 沥 书 艺 术 整 体 美 ，
让这 种 独特 的 艺 术 走 向 世 界 。这
个蔫 蔫 怪 心 里 想 的 真 高 、真远 。
我想 说 不 定 那 一 天 伯 一 就会 被 邀
请到 美 国 或 日 本 或 其 它 某 国 家 表
演这 华 夏 一 奇 的 沥 书 艺 术 的 。作
为每 一 个 中 国 人 ，能 做 出 为 中 国
人争 光 的 事 那 才 是 值 得 一 辈 子 骄
傲的 。

周末随笔

为广告感言

文/宋平提起办广告 公 司 ，人们常
常是热血沸腾 ，这 也难 为我们
这些 手 脚 被 禁 锢 了 太 久 的 人
们，然而 ，一位在广 告 圈 里成
绩卓著 、拼杀 多 年 的 老友 ，面
对西安的广告市场却道 出 了 另 一番 感 受：“千
万别 在西安跳海 ，崖 高水浅 ，非裁死不可 ；要
跳到沿海 去跳 ，岸低水深 ，任你翱游。”接着
又说：“西安这地方 ，刀 光 剑影 ，不杀你死 也
得憋死你 ，不信你也办一个 广告公司 试试 ，里
里外 外 ，刀 子 对 刀 子 ，谁 的 胃 口 也 比 你 的
大。”一 番 话语 ，颇有 身 陷 囹 圄 ，腿脚难施 ，
事业 无望之感叹。

自从商海 以它金灿灿 的波光吸 引 了 一 批 又
一批的赶海 者 以来 ，各类 名 目 的 广 告 公 司 也堂
尔皇 之 的 勃 勃 兴 起 ，其 间 鱼 目 混 杂 、各 有 所
图。兢兢业业成就事业 者 有之 ；好赶时 髦混个
广告人有之 ；头脑机灵嗜玩感觉 者有之 ；半道
杀人 图谋暴利 者有之；……行行色 色 、风 风 火
火组成了 今 天的 广 告大 圈 。

在今天 ，开办一家 广告 公 司 确 不 是难事 ，
然要经营好一家广 告 公 司 就不那么容 易 了 。面
对风云 变幻 的 广 告 市场 ，面对 尚 未脱贫 的 广 告

队伍 ，一些
初创公 司 的
老板 ，经过
一段时 间 的
运营 、挣扎
之后 ，会猛
然顿悟道 ：
从开 张 到今
天，凡是投
拍的 广 告都
是自 己 接洽
的客 户 ，要
不也 是人家
求上 门 的 ，
难道 部下手
中就没有 一
个客 户 ？其
实作 为 一名
老板 ，心 里
比谁 也 清
楚：手 下 这
帮人 ，谁 也
不会把 自 己

揽的 活 ，转交给 公 司 来做 ，以领取每 月 那不算 丰厚
的薪水 。大 多是私下 里凑一个班子 ，廉价租用一套
设备 ，蒙混过客户 ，便快刀斩肥肉 ，一人一块 。没准
捞着 一 个 贪 图 小 利 （指 某些 企 业某 些 广 告 业 务 人
员）的 大客 户 ，一宰就顶你广告 公司 发给 人家一年
的工 资 。更有甚 者 ，狐群狗党聚在一起 ，也 是一家
广告 公 司 。他们 寻得一个 活 ，糊 弄一个 活 ，一锤子
买卖 。什么 公 司 的发展啦 ，事 业啦早 已掷置脑后 ，
唯求 分 钱 均
等，如 此 倒 也
显得 干 静 ，人
家本 来就不是
冲着 事业来 亲
昵广 告 大 业
的。

凡此 种
种，为我们证
实了 两 个 事
实：一 是 目 前
我们 的 广 告管
理部门、广告
媒体 尚 不规范
和成熟 ；二是
一部分 斗 胆玩
广告 者 ，对于
广告 这 门专业
性极强 的 门 类
缺乏深 入 的 了
解，看 到 的仅
仅是 表 象 ，这
就是 “钱”。
在金钱 面 前 ，
从古 到 今有几
人能 够心 甘情
愿地 加 以 抵
御，更 何况于
今天这个人人
都穷 、人 人都
拜金 的 大 环
境。

深心 托 豪 东
努力 未 青 华

——（清）郑智 句 阎树鹏

周末随笔

点歌 之 忧
文/阎 铮

去年 以 来 ，一 些 电 视 台 增加 了 一 个 节 目 叫 点歌 台 。凡老人
添寿 ，子 女过生 ，乔迁之乐 ，新婚之 喜 等 等 ，都 可 以成为 点歌的缘
由，观 众 点什么歌 ，电 视台 就播放什 么歌 。点歌 是有偿服 务 ，点
一首歌 出 多 少钱 ，电视台均有明码标价 。

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也反映在点歌台上。此节 目 一问 世 ，点
歌者 十 分踊跃 ，蜂拥而来 。虽然每晚有20分钟 、30分钟或更长一些
时间 ，但仍 “供不应求”，为此竟有人寻路子 ，走后门 ，也称 一奇 。

电视 台 是 为 广 大观众服 务 的 ，当 然 ，点歌 者 也 是观众 ，不过
属个别 观众 ，你点 的歌子 是你喜欢的 ，不一定别 人就同 你一样喜
欢。我 问 过 一些人对 点歌 台 印 象 如何 ，大 都反 应平淡 。说 唱 来
唱去就是那几首 陈 词滥 调 ，千声一调的歌子 。好东西吃的 多 了 还
要发腻 ，何况那些本来就格调不高 ，水平低下的东西？每天晚上却
要“重复 ”一些 内容 ，岂不让人生厌 ？如果有的节 目 只能迎合少数
人的趣味 ，对大多数群众来说 ，岂非强人所难 ，浪费时光 ？

出钱点歌 ，似乎也是天经地义 ，其实不然 。电视台 是 为 广
大群众服 务 的 ，这点 千 万不可忘 。凡事均应有 “度”。播广告
还要 审 查 ，点歌 出 钱就放 ，点啥放啥 ，也未 免太随便了 。目 前
点歌太滥恐源 于 此 ，还是要控制一下。如 果发展 下去 ，点歌成
风，各 台 插 花 播
出，那观众选择节
目的 余 地 就 更 小
了。

三原 职 协举 办

纸版 画 展

三原 县职 工 美 术 协会 ，于
8 月 16日 在 县 工 人 俱 乐 部 举 办
了《红 黄蓝纸版画展》，共展
了58幅青少年纸版画 。曹 静 、
张进 等35位获奖作 者分别 荣获
一、二 、三等奖 和优 秀 奖 。

（ 程 翔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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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西 安 市 广 播

电视 学 会 、西 安 晚
报、西 安 电 视 台 等
8 家 新 闻 单 位 联 合
举办 的 首 届 “西 安

小姐 ”电 视评 选 大

奖赛 于 九 月 七 日 在
西安 古 都 大 剧 院 落
下帷 幕 。图 为 获 得
本次 “西 安 小 姐 ”

电视 评 选 大 赛 的
“ 十 佳 小 姐 ”在 颁

奖台 的 情 景 。
高晓明
摄影报道


